	解说词，顾名思义即口头说明解说的词。也可以说，解说词是“口头文学”。它依靠文字对事物、事件或人物描述、叙说，词语的渲染来感染受众，使人们在对其所表述的内容有所认识和了解的同时，起到更进一步加深认知和感受的作用。就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而言，它是对电视画面内容的文字解释和说明。它虽然与电视画面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或事物都产生不了交流关系，但它却又都与电视画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视画面与解说词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是互为作用、相互补充和印证的。如果在解说词中讲到乌云突变、大风骤起时，这边电视画面就不可能出现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场景；而如果画面中是人潮涌动的铁路春运的场面，可解说词却用上了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词句，这就使人很费解了。虽然观众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注意的是画面，但解说词的作用仍不可忽略。在某些情况下，解说词还占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画面与解说词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现象，必然影响节目的整体表现效果，即使再优美的画面也弥补不了“文不对画”的缺憾。当然，有些优秀的电视专题片即使没有多少解说词，也没有影响观众对节目内容主题的理解，那是因为仅有的一点儿解说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产生的是指点迷津的效果，而再多用上些解说词倒显得画蛇添足了。

如果我们把电视画面比作红花，那么解说词就是绿叶了，多么好的画面就如同漂亮的花一样，没有绿叶的陪衬也会失色不少。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的作用如此，怎样才能把解说词写好，使其真正担当起“绿叶”的作用呢?我以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起和努力。
　　
　　一、对采访对象的详实了解、深入体验是写好解说词的前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就好比电视记者没有充足的第一手材料是不可能写出好的解说词的。现在，有些电视记者采访，拎起摄像机就走，扛上摄像机就拍，只注意画面质量，不去深入采访，解说词是在人家准备好的文字材料上圈圈点点了事。更有甚者，干脆将报刊上发表过的文字拿来，“造就”了一篇解说词。这样的解说词毫无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没有任何深度和广度，这样的电视节目又怎能赢得观众呢?
　　
　　前期的深入采访对后期的解说词的写作非常重要，没有这个过程，没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就不可能写出让观众信服、感人的解说词。这就像作家、画家为创作必须去体验生活一样。没有他们身临其境地去体验某种生活的经历，而只坐在家里凭空想象“闭门造车”，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的。因此说，亲临新闻现场、深入采访，尽可能多地掌握素材和信息是写作好解说词的第一步。
　　
　　二、融入真挚情感、表达真诚的内心世界是写好解说词的关键
　　
　　有了深入细致的第一线采访，这就为写好解说词奠定了基础。而在你真正动笔写解说词之前，首先要充分思考，围绕专题片的主题进行构思，然后一气呵成。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把你在采访中和采访后的感受、观点表达出来。必须把自己的感情世界融入其中，将内心的情感用文字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可以相信，在这种境况下写出来的解说词也定会打动观众的心。相反，同样是在作一个电视专题节目，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如果没有打动你的心或引起你的兴趣的地方，你肯定不会写出打动观众心的解说词。只有你对采访对象、镜头中所表现的内容或你想说明的事物感情真挚、兴趣十足、关心专注，这样你写出来的解说词才会感染观众。
　　
　　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文学艺术修养是写好解说词的根本
　　
　　有人说，前期采访我也很认真，坐下来开始写解说词我也很投入，可写出来的解说词就是不能打动人。我想主要原因那就是文字功底欠缺了。头脑里没东西，肯定倒不出“货”来。如果知识面广、文字能力强，那语言的组合就会很顺畅，文字的表述就如同源涌般溢出。因此，要写好一篇解说词，必须有文学“细胞”，善于用文字语言表述、描绘所解说的事物和画面。现在的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很少讲究遣词造句、语法修辞，而更多的是些公式化、简单化、不生动、干巴巴的文字罗列或一些数据排序充斥整篇文章。有的就是一篇工作报告或总结报表，就连播音员配音时读起这样的解说词来都感受乏味得很。这样的专题节目若受看才怪呢?
　　
　　一篇优秀的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不一定是运用了多少排比句、多少古文诗句、多少成语典故，更不是华丽词藻的堆砌，但它首先应当是读起来朗朗上口，品起来很有味道，集语言的新鲜性、评说的深刻性和文字的可读性于一体。通篇文章的语言美感与画面镜头的艺术美感结合得完美和谐。2008-12-4
　　
　　一部优秀的电视专题片，它应该是解说词与电视画面完美结合的统一体。而解说词有时甚至是整部专题片的灵魂，即使不看电视片，它也应是一篇绝妙的文章，细读起来让人振奋、引发思考、唤起遐想、回味无穷。 
　　
　　深入采访、融入真情、文字功夫是写好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的重要三步。对电视记者而言，不能只注重图像、画面，而忽略了在文字上的要求，写好解说词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只有这样，你制作出的节目才能更受观众欢迎。优秀的选题、高质量的画面加之优美的解说词，这样的电视节目就如同配上了绿叶的红花能不受人喜爱吗?


寻觅我心中的一片热土——故乡浦东杨思

我驾驶小汽车行驶在浦东外环线道路上，下外环线转弯抹角后飞快地驶入了我正在寻觅的心中一片热土——回归故乡杨思的上南路上，城市已经推进到了曾经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上。我意识中的农村退却了，河浜没有了，小桥没有了，取代的是笔直的公路和现代化、漂亮的住宅小区。
随着车飞速前进、公路两旁鳞次栉比树木连连后退，景象幻变，我眼前隐约晃动着那个年代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印象，脑袋仍记忆清晰，眼前却朦朦胧胧，这就是对浦东过去的留恋；这就是对浦东今昔情节的感慨。回忆中的绿色使我心情分外舒畅；回忆中的屋脊瓦片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回忆中的雄鸡清晨打鸣使我为之振奋。我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地劳作过，我曾经在现在小区土地上留下了青春脚印，我曾经在现在小区的林荫小道留下了我驾驶拖拉机痕迹。从我一出生这块土地就哺育我，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深的感情。
那时，上南路两旁的小河潺潺流水，涵管落水叮咚作响，稠密的碧绿水草浮在清澈的水面上，天天伸出脖子“轧苗头”茁壮成长；还可以发现一丛丛紫色菱角、荷叶爬满了半个河面。菱角诱惑着贪嘴的小孩轻轻地拨动蔓藤；青青莲叶逐波起伏，圆圆的水珠在荷叶中晃动着脑袋，似乎在念“之乎者也” ，河对面的菜田更是翠绿欲滴，景色春满园。杨思港粗犷的涨潮落水哗哗，虽没有小桥流水般的宁静，但也叠现了浦东的风土人情，还有船家艄公的吆喝声。
上南路上都是名叫枫杨的参天大树，高大的树冠严严实实地把狭窄的道路遮得阳光不透，还在树叶丛中挂满了一串串相似馄饨的果实，我们称枫杨树为“馄饨树”。即使酷暑逼得汗流浃背，农民们也可以绿茵底下好乘凉，劳作后在树阴下小憩片刻。
淹没在上南路树阴中的一座已经被改作他用的天主教堂的铜锈十字架还高耸在尖塔上，替代教堂里颂经信男善女念念有词的声音是隆隆的机床声，反映了那个年代超强声音。
数千麻雀随着东方泛白鸣放出了一阵晨曲，麻雀在上南路边树梢上唧唧喳喳，跳来飞去，尔后放飞原野，在稻田、菜园觅食寻欢作乐，害得农民在稻田边上做了稻草人吓唬那些小生灵。到了黄昏成群夜归的麻雀满天斑斑点点飞回树杈，栖息在稠密的树叶之下。在即将昏暗的大地上麻雀们又唧唧喳喳议论着白天的欢乐。黑暗了，月亮洒下的银光也不能打动他它们的“夜性”，在彻底见不到对方后方寂静下来。偶尔在某种致命的骚扰下，扑棱着灰色的翅膀只顾趋光逃命，而其他麻雀却无动于衷，人们才在夜幕下听到动静。
在春天大地苏醒之际我最喜欢听麻雀们欢乐求偶的欢唱；在初夏之际我最厌烦麻雀们的此起彼伏地“胡闹”；在秋风扫落叶之际我怜悯麻雀们在凄凉景色下开始流离失所；在寒冬滴水成冰之际我担心麻雀们的命运……。我曾记得在昏暗的夜色下麻雀在破旧屋檐底下橼子夹缝里面对西风凛凛，嗦嗦发抖，发出了嗓音如同在“控诉”让它们失去家园的深秋。
上南路左右不远，一座座典型浦东宅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流水的座座小石桥旁。飞檐雕栋令人眼花缭乱，天井深深弥散了一股神秘，主人进出时推动腰门的吱呀声，声声入耳。还有天井中石臼在逢年过节椿米时大人们的喜悦，他们情态表演让我醉心。我好奇地望着长在瓦楞上的棕色瓦花，猜想这座宅第曾经听说过的故事结局，如今旧宅消失了。
在这块土地上以浦东冠名的浦东芦花鸡添加了大地的生机，公鸡雄赳赳地啼叫，洪亮叫声遍布整个村落，勤劳的农民拨弄醒了闷封一夜的煤球炉火，开始了一天天的生活。母鸡下蛋后了不起的“咯咯蛋”的鸣叫让老人们偶尔拿出一把珍贵大米奖励鸡们劳苦功高，提供了红壳鸡蛋补充了农家副食的缺乏。依水而栖滋润了一方泥土，养育了浦东“小娘娘们”的凝脂靓肤，哺育了“小爷叔们”健美肢体。我陶冶在浦东淳朴的民风中，接受了本土的文化，留下了一口走遍了世界但仍未改变的浦东乡音。
曾几何，杨思的土地上番茄棚、刀豆棚，棚棚青枝绿叶；想当年，杨思河浜边的蟛蜞洞，黄鳝洞，洞洞活龙活现；还记得，杨思的河道上小木桥、青石桥，桥桥相连通衢。　　　　　　　　　　　　　　　　　　　　　　　　　　　　　 　　　　
记忆中的杨思石桥我留下了脚印，当时并不感到江南水乡的美景在杨思也可以窥视一斑，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杨思港连接的纵横交叉的河流、百步走桥的地貌特征一直是我小时候游走的地方，杨思老街的弹格路是每天上学得必经之路。
放学后我们活动场所不是田埂，便是河浜。除了玩乐外，下河捞鱼摸蟹，所获的“战利品”就是改善自家晚餐的美味菜肴；抓上南路树上的一些知了、皮虫来饲养鸡、鸭。
那时候我们都为之农村户口而遗憾，因为户口把我们牵挂在杨思这片土地上了。当时，正值“文革”时期，谁只要与黑土地挂上钩，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一辈子将置身于黑土地。什么人生的理想、追求、夙愿等就成了泡影。那年，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们失去了上大学机会，高中毕业后第一天起，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中学生被笼罩了一个非常时代化的名称“回乡知识青年”中！ 很不公平但无可奈何地回到祖宗留下的土地上。拿起锄头、铁搭，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田园生活，我们戏称为“修地球”。这一修就是整整四年，修的全身栗子肉坚硬，修的手掌心十个老茧一个不少，修的让我忘不了生产队走过、劳作过的每一寸土地。我怨天怨地曾经让我背朝天脸朝地的浦东大地。
所幸，我没有消沉自己的意志，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
那时奇异的政治社会中突然来了一场农业机械化运动，乘着这股东风我开上了手扶拖拉机“奔驰”在田野中，我整天为生产队耕田。菜地中黑色的泥土在手扶拖拉机的刀犁下如同河中船尾的浪花翻滚并泌出了泥土的芳香，犁开的黑土只要铁搭稍微勾勒几下就成了田垄，成了田埂，随后妇女社员种上了蔬菜秧苗。当年的菜田现在是德州新村幽静居舍，我从记忆的方位中踏上了小区水泥路，在绿化丛中见到了黑色的泥土。
当年我学会了轮式拖拉机驾驶。“三夏”季节时生产大队广袤的水田里拖拉机机器轰鸣，我吃力地搬动拖拉机方向盘，脚踩柴油机油门，强大的功率把泥浆打的满天飞舞，溅满了浑身上下。随后，我又和一帮农弟、农妹们一起驾了插秧机播下了水田中的一片青苗。半夜，小太阳灯照的稻田犹如白昼，挑灯夜战连续不停地抢种。当我们完成了生产队插秧任务后，看着身后的稻秧在水田涟漪中随风摆动的劳作成果，筋疲力尽的感觉已经全部抛尽了。
农忙季节一过上南路上又是拖拉机伸展拳脚的地方。为生产队跑运输，跑的拖拉机的轮胎磨破了好几个，跑的生产队工分值提高了几分。可是那个年代我们离开城市还很远。
我渴望能够得到深造，可是工农兵大学生的待遇我们无法轮到和享受，我还是在泥土中滚打，慢慢地老成，渐渐地成熟。终于有一天我们以自己的能力走出了杨思，当我离开杨思时回眸一瞥，我意识到黑色的土地将离我远去。从此思乡的情感跃升为学业年华中，随之我变成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居民户口，当学业完成后我再也不能成为杨思的户口了而深感遗憾。之后我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户口终于回到了户主是妻子的故乡的户口本上，算是兜了一个圈子回到了原点。但此时的户口本上的某一栏中已出现了“非农业家庭”！
今天我轻轻挪动小汽车的方向盘，满怀过去情节到了恒大广场上坚实的道路上兜了几圈，俨然没有了开拖拉机亲切的感觉，也没有了插秧机荡舟水田的快乐。　　 
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唤我的乡音。原来都是当年的农弟、农妹，现在都是已经年过半百。他们身份都变了，变成工人、变成了居民。城市户口带给了杨思农民享受城市的快乐之后又想到了过去的黑色土地。那黑色土地的气味还时时在小区、在绿化丛中飘香，而大部分黑色的泥土已经深深埋在了坚实的混凝土下。
杨思港仅仅剩下一条城市排水功能的河道了，舟楫消失了。广阔笔直的人工开掘的川杨河替代了杨思港过去的功能，艄公在机驳船上的再也不唱如同“纤夫的爱”的吆喝声。
我突然眼前一亮，当我正在寻找当年杨思模样时，在川杨河河畔、在旧杨思港畔发现了“新大陆”，被遗忘的角落里还有居民化的老农忘不了一辈子的职业，在片寸的土地上种上了绿油油的蔬菜。我激动万分自己的发现，仿佛见到了当年成片的农田。
今天我们虽然失去了土地，浦东上南路的两旁现在都变的美丽了；变的现代了；变的城市化了，不变的是我的记忆、我心中的这片热土地。
随着世博会的临近，那条伴我成长的上南路将变成了“世博大道”了， 我的眼前又仿佛看到了将来更加美丽、和谐的土地了。 
杨思但愿您在未来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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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驾驶小汽车行


浦东杨思老镇基本生活设施急需改造
污水管竟直通杨思河
日前，记者走访了浦东新区杨思老镇，许多生活难题困扰着老镇居民。据记者调查，除了有一小部分居民家里没有自来水供应到户以外，该地区至今尚未有完善的污水管线，居民们仍在使用老式的马桶、痰盂解决平时的“方便”。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有些居民不愿意走长长的一段路去倒粪便，就直接把粪便倒到流经杨思老镇的杨思河里。甚至有些居民在自家接上直通杨思河的污水管，把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杨思河里。
　　记者在现场看到，如今的杨思河，不仅河水乌黑发臭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而且河面上还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油污和一些生活垃圾。杨思河附近的居民平时几乎都不敢开门开窗。
http://www.jfdaily.com/gb/node2/node17/node38/node59823/node59831/userobject1ai922809.html
苏州河黄浦江主要支流，又名吴淞江，是上海境内仅次于黄浦江的第2大河。因发源于苏州附近的松陵地区，古名“松江”，又因流域在古代吴国境内，故称之为“吴淞江”。吴淞江源出太湖瓜泾口，穿过江南运河，流经吴江、苏州、吴县、昆山、嘉定、青浦等县市，在上海市区外白渡桥附近注入黄浦江。全长125公里，平均河宽约40～50米，流量平均仅10立方米/秒，旱季则接近于零。低水位时水深2米左右，是上海通往江苏南部主要水上交通线和上海市区重要航道。 
     蜿蜒绵长的苏州河水，恰似缓慢搏动的历史脉络，于波涛中，目击这座东方巨城的沧桑巨变——被迫“通商”时的惘然，受洋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屈辱，为独立、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艰辛，迎接共和国黎明的喜悦，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飞跃的豪情……其间，无数真情的故事，动人心魄，令人们于惊鸿一瞥中，得窥历史的真谛。 
    苏州河，一条〃沉淀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 

百年变迁 

   苏州河水由西向东流入黄浦江。但上海的都市化则是从东头的河口开始，溯流向西延伸的。沿河两岸曾经错落地散布着农田、湿地、芦苇、沟汊，冷僻的地方野气愈重，“秋风一起，丛苇萧疏，日落时洪澜回紫”。在都市化的铺展之势面前，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已不能与膨胀的经济共栖，它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在它们腾出来的空间里，参差地立起了英国领事馆、礼查饭店、百老汇大厦、文汇博物院、新天安堂、光陆大戏院、公济医院大档、邮政局大楼、自来水厂、天后宫、河滨大楼、自来火房、圣约翰书院（后为圣约翰大学）等等各擅胜场的建筑。这些楼群临水而立，时人譬之为“连云楼阁”。它们以商业繁华为扩展中的都市画出了一种侧面的轮廓，流经其间的苏州河就此成了一条城市的内河。 
    一百多年来，城市长足发展的过程是与人力影响和支配苏州河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人力的影响和支配，使苏州河日甚一日地被两岸的社会经济构造所笼罩，也使苏州河在不息的流淌之中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然本色。 
    20世纪中期那一场改造中国的革命，使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条流过城市的河流却仍然在视野之外。40多年前，小学课本描述工厂里的烟囱冒出来的浓烟，是以盛开的黑牡丹为比喻的。其夸张和遐想既显露了文人浪漫的不着边际，又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工业化的理想与期望。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沿河两岸正在新播绿色。绿色延伸促成了希望和憧憬的延伸。我们期待着新世纪的苏州河重现烟雨中的灵秀，夕照下的妩媚；水里鱼游，岸上鸟鸣。有万千心愿的牵动和盼望，这天已经来到。 

苏州河上的桥 

    苏州河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始建于19世纪末，即沟通当时英美租界的苏州河口的“威尔斯桥”。原先此桥为木结构，20世纪20年代在其侧另建钢结构大桥，即著名的“外白渡桥”。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位于上海城区的苏州河段先后建成了18座大桥。19世纪所建多为木结构，20世纪初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些桥中不少为租界工部局所建或改建，因此一般桥梁都集中于苏州河东段，且多带有浓郁的欧洲城市拱桥风格。自外白渡桥以西，分别有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福建路桥、浙江路桥、西藏路桥……若沿苏州河西行，便可细细品味这些老桥的风韵。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河的桥梁经过维修、改造和扩建，又增添了许多新的面貌。登高望去，点缀于河上的座座桥梁，已然化为件件精致的乐器，汇入了苏州河美妙的重奏乐章。 

苏州河边的新老住宅 

从苏州河沿岸看，东段弄堂较少，民居也多为高级公寓，但独立的宅院建筑和新式里弄也未见（除原英国领事馆边上的领事私邸可算“独立宅院建筑”外）。而自河南路起到恒丰路，则弄堂密布，它们建筑年代迥异，式样也不尽相同。例如斯文里，位于苏州河南岸、大通路两侧（称东西斯文里），纵向南伸至新闸路，是上海新式石库门弄堂建筑的早期代表，其建于1916年。概括而言，新式里弄（石库门）建筑不同旧式之处便在于，新式大量采用西方结构、装修设备和装潢材料，外观上也更有“洋派”之气。 
     在今天的苏州河岸，新造的高楼也比比皆是，和老房子形成对比。 

苏州河畔的历史建筑 

也许您以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盛名为外滩所专有，其实，苏州河沿岸又何尝不是呢？ 

坐落于四川路桥北堍的邮政局大楼，便是这些建筑中较为突出的一座。大楼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属折衷主义建筑风格。8层高的塔楼雄伟而不呆滞，顶部为巴洛克风格的装饰亭，原有天使群雕和两组主题雕像，环绕楼顶及装饰亭（“文革”中尽毁，现有的雕像为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配以大楼两侧的科林斯柱，端庄秀丽，楼内二层营业厅，宽敞华贵，时有“远东第一大厅”之誉（现今的内部结构布局已有变动）。值得一提的是，该大楼为上海第一座钢筋结构和砖石外墙的建筑，竣工之际着实轰动了一番。 

苏州河沿岸的优秀建筑不计其数，如原英国领事馆、河滨大楼、公济医院大楼、上海总商会大楼…… 

建筑是历史的一部分，当您在苏州河边凝神关注那一栋栋建筑时，您也正在关注着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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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光粼粼，蒹葭苍苍，市民悠然垂钓，稚童欢快嬉戏。“上海水上行”采访组昨天在浦东新区三林世博区域采访时，无不为这张即将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水名片”所倾倒。


2008年1-9月份浦东新区地表水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看出，浦东新区监测的40个断面中，有19个断面总体水质达到Ⅳ类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16个断面总体水质处于Ⅴ类水标准、5个断面总体水质处于劣Ⅴ类、没有黑臭断面，主要超标因子仍然是氨氮。

　　上海市对区县水环境质量评估浦东考核断面为杨思港的海阳路桥断面、白莲泾严桥断面和川杨河的北蔡断面，2008年1-9月份三个断面的综合水质标识指数分别为6.352、5.541和5.221，总体水质均未达到Ⅳ类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杨思港、三灶浜和三林塘是上海市2006-2008年三年行动计划水环境整治重点考核河道，监测的三个断面总体水质均没达到Ⅳ类水环境功能区要求，均为劣Ⅴ类，杨思港的海阳路桥和三林塘的上南路桥2个断面所处三林镇，三灶浜的妙境路桥断面所处川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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